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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融合视角下族群融合的弥合机制研究 *

——以新加坡华族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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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沙拉碗”式融合理念下，新加坡华族内部存在的诸多融合裂痕，也使华族新成员

面临融合困境。论文借鉴分层融合理论中的弥合思路，分析了新加坡社会中的制度性、组织性及互惠

网络弥合机制及成效，总结了新加坡华族新移民的融合模式，探讨了其中政府政策与社会接纳间的关

系以及亚文化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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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Mechanisms through Lens of Segmented Assimilation  

——The Case of Singaporea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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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a lens of "Salad Bowl",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s a whole may be understood with 

many internal segmentations, which however create a dilemma for new Chinese immigrants integrating into 

Singapore. Drawing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hierarchical integration, this paper presents various 

integration mechanisms among new Chinese migrants in Singapore and the effects on the local society at 

institutional, organizational and personal levels. The research may significantly noticeably generalize a 

model of new Chinese immigrants' integration into Singapore. It also looks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fficial policy-making, societal acceptance, and the formation of subcultures in Singapore.

一、“沙拉碗”式融合理念下的新加坡华族

1965 年以来，通过构建“CMIO”模式，即“新加坡社会是由华人（Chinese）、马来人（Mal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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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人（Indians）、其他种族（Other）四大族群组成的总和”，新加坡政府塑造了“新加坡人”的国

家认同。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其他族群均享有独立且平等的地位，并在语言、文化及宗教等方

面保持各自的族群特性。［1］ 

在移民政策方面，新加坡经历了先松后紧的发展历程。1990 年，新加坡政府通过宽松的移民政

策吸引高端人才进入，移民人口数量迅速上升，中国和印度成为主要移民来源地。［2］然而，2000 年

起，迫于公众对移民政策的反对以及互联网上抵制的升级，移民政策开始收紧，［3］获得永久居留权

的途径减少。［4］新加坡的融合理念如“沙拉碗”（salad bowl），对种族差异性的有意保留，使得移民

融入新加坡社会很大程度上是融入由某一族群构成的社会体系中。因此，在已有的种族架构下，中

国新移民被国家期许能成功融入华人社会，为华族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维持现有结构及社会稳定。

然而，受多方因素影响，华族融合状况并未如政策设想般顺利，其中存在诸多的融合裂痕。

根据国籍与就业双重身份，我们可将新加坡华族划分为公民、永久性居民、外籍人才与外籍工

人A四大类型。《“沙拉碗”式融合理念下的新加坡华族社群融合研究》一文，全面呈现了新加坡华族

融合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因素。［5］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劳动密集型岗位人员面临结构性失业背

景下，低技能的新加坡华人也将面临更大的向下流动风险。受就业政策影响，即便是取得公民、永

久性居民身份的新移民，仍旧可能面临就业与居住的不稳定。［6］此外，新加坡华人并未将新移民自

然视为“同族”，尤其是对那些中产阶级背景的华族外国人才，排斥情绪与日俱增，华族内部新老成

员间也存在清晰的群体边界。［7］在致力于成为“全球化国家”的发展道路中，如何处理跨国、跨族

人才涌入所带来的多样性与多族群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同一性之间的关系，成为新加坡政府急需攻克

的难题。作为新加坡最大的族群，改善当前华族融合，提升族群凝聚力，不仅是国家发展与社会稳

定的需要，也是华族成员生存与发展的长远诉求。

当对新加坡华族社群融合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有了清晰认识之后，有必要继续思考在此融合框架

下如何破解华族社群的融合困境，如何构建融合裂痕的弥合机制。本文将以影响深远、应用广泛的

分层融合理论为研究视角，结合其弥合思路深入剖析新加坡社会中现存的弥合机制及其成效，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就新加坡华族新移民的融合模式等内容进行探讨。

二、分层融合理论及其弥合思路

分层融合理论为中层理论，源于对经典同化理论（classical assimilationist theories）的反思。经典

同化论倾向于将移民融入移居国视为平等、单向、自然发生的过程，是一个随时间推移逐渐放弃原

有文化及行为模式、内化移居国文化及行为模式的过程。虽然这个过程中有冲突、磨合，但最终会

融入移居国主流社会。［8］然而，此观点无法很好回应西方世界中不同族群在移居国融合状况的差异

性。后续学者虽通过扩展美国主流社会的内涵以期缩小理论与现实间的差距，但仍将融合视为由母

国到移居国的单向过程。［9］分层融合理论（segmented assimilation theory）为周敏和波特斯（Alejandro 

Portes）在 1993 提出的“分层同化理论”，［10］该理论形成于对 1965 年后移民子女融入美国社会的结

果及族裔差异的分析，是继“经典同化论”后最有影响力的移民理论之一。在此将“assimilation”译

为“融合”，一是为了更好凸显新加坡多元的社会结构及“沙拉碗”式族群融合理念；二是为了说明华

族融合涉及两个层面：融入新加坡华族社会与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11］分层融合理论突破了线性思考

模式，将移居国视为多元多层的社会，将移民融入过程置于充满种族不平等及隔离的融合环境中考虑。

在分层融合理论看来，移民与子女的融入过程及结果是多面的：第一，遵循原有同化论思路，

移民通过不断的经济整合与文化适应，随时间推移实现融入移居国主流社会（往往是中产阶级社会）；

A在很多移民研究中，是否将“合同劳工”纳入讨论范围有不同的看法。很多学者认为，合同制工人在移

居国居住的时间有限，受地方移民政策的影响，难以在移居国获得居住权。本研究之所以将外籍工人纳入讨论

范围，是因为所探讨的是新加坡社会的华族融合，包括在此生活、就业并与其他华族成员接触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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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因结构性障碍而融入移居国边缘地带（如贫民窟），融入并建构与主流社会不相符甚至冲突的

亚文化，向下流动风险增加；第三，策略性地在移居国主流社会与族裔社区间做取舍，通过保留族裔

特性，重建族裔社会网络及组织，激活族裔资源，实现通过族裔优势累积融入移居国中产阶层。［12］

诸多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移民的融入过程，例如移民的经济、教育和技能等个体特征，在

母国的社会经济地位与迁移方式，还有移居国的公共政策、劳动力市场、移民在移居国社会经济地

位、公众态度和族裔社区的支持等。［13］其中，个体特征与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着移民在移居国的居住

空间、子女教育及接触人群。劳动力市场则对移民融合具有结构性影响，当知识型与劳动型岗位的

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蓝领工人的经济收入将受到巨大影响，而新近到达的移民大多进入此行业。［14］

此外，制度性歧视与区隔加剧了受排斥移民在贫困社区的高度集中，这种集中为对抗性亚文化的生

成提供了土壤，并经由同辈群体互动影响移民下一代对移居国社会的认知与行为。当向上流动遭遇

“天花板”时，受负面情绪影响，底层青年更有可能以挑战权威、否定中产阶级价值观与道德体系的

方式维护自尊。［15］面对外在环境影响，家庭关系与族裔网络尤为重要。当移民子女受外界环境影响

面临向下融合风险时，代际和谐的家庭能够凭借家庭关系或族裔资源顺利抵御风险，［16］族裔社区可

能会给移民子女带来丰富的资源与族群自豪感，也可能除自卑感外再无任何贡献。

可见，移居国政府的援助计划、无偏见的社会环境及多元丰富的族裔网络资源，均对移民的融

合历程有着重要意义。［17］本文将借鉴分层融合理论中这一弥合思路，尝试剖析新加坡社会现有的弥

合机制及其是否能够有效应对华族内部所存在的融合裂痕。

三、融合裂痕的弥合机制分析

（一）差异性包容中的制度弥合
新加坡族群融合是建立在尊重差异的理念基础上，多元共存已成为新加坡人的标志性特征。如

教育部长王瑞杰 （Heng Swee Keat）在 2015 年“种族和谐论坛”上所言：“尊重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这

是作为新加坡人所珍惜的东西。” ［18］此理念在新加坡的居住格局与学校教育中得到充分体现。1960 年

前，新加坡居民大多居住在殖民政府所建立的独立民族聚居区内。为破解种族居住隔离难题，住房

和发展委员会（HDB）重新安置公共住房，并通过“种族配额制”强制执行，确保各地区居住空间

均能反映新加坡的种族构成，在共同生活空间下，学校、市场、运动场等公共场所为族群接触、交

往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促进族群间的融合。［19］学校教育中，学生除英语外，还须学习一门“母语”，

其种族身份决定了学习的语言种类，华族为华语。通过上述日常生活化的融合实践，尊重差异的新

加坡人形象得以不断内化。

2009 年，为进一步推进新加坡人与新移民间的互动，新加坡成立了国民融合理事会（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任命“融合与归化倡导员”，通过家访、社区活动等形式帮助新移民融入。敦

促新移民通过学习英语，与当地人互动，参加社区活动等方式，从自身做起融入新加坡社会。［20］同

时，鼓励现有本土民间团体吸纳新移民，并通过自身资源促进其融入新加坡社会。如李氏家族协会

新移民约占其会员的比例为 10%。［21］成立社区融合基金（1000 万新元），支持开展增进新加坡人与

新移民的交流活动。2011 年开启了针对新公民的“新加坡公民之旅”，通过文化遗址考察、社区共享

等活动，促进新公民顺利融入。［22］可见，在尊重新移民的差异性基础上，融合还意味着学习内化新

加坡共有的价值和社会规范。

然而，为吸引更多符合条件的新移民获得公民身份，也为缓解外籍人口大量涌入给本土居民所

带来的不满与焦虑，新加坡政府区分了公民、永久性居民、外籍人才、外籍工人能够享受的权利和

福利，充分体现了“新加坡人优先”的原则。例如，从事建筑、家政、食品服务等行业的低技能外

籍工人，在新加坡的生活受到严格控制与监管，严禁自由就业及与当地新加坡人结婚，更难以获得

住房与永久居留权。［23］外籍人才被视为新加坡发展的驱动力，不仅可申请永久居留权，移民政策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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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紧前还可享受补贴价购买公共住房。［24］但受公众压力影响，外籍人才获得永久性居民和公民身份

更加困难，在就业中优先考虑公民的权利。［25］

可见，差异性包容下的融合，重在新公民融入新加坡已存的“CMIO”结构。进入新加坡社会的

华族成员，因自身携带的资本不同，在住房、职业、福利与机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然而，在公民

优先的制度设计下，制度性弥合更多遵循的是单向同化思维，忽略了华族内部成员的差异性及关系

的复杂性。

（二）促进适应与交往的组织弥合
除了官方的制度性弥合外，非营利性社团在族群融合中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传统宗乡会馆

是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组建的团体，是新加坡华人相互扶持、落地生根的重要基础，在促进

华族融合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首先，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也成为华族内部深度交流的语言载体。

李光耀曾表示，本地宗乡会馆应帮助新移民掌握英语，为新移民开办英语课程。［26］其次，与新移

民社团联合组织不同主题的传统文化活动，协助新移民了解新加坡华人文化。端午节时，宗乡会馆

联合总会举办大型的“赛龙舟”活动且要求各类社团均参与。［27］厦门公会主办的“国民融合千人

博饼庆中秋”活动，参与人员广泛，包括华族及其他族群成员，为新老华族及跨族群交流提供了平 

台。［28］第三，吸纳培育新移民的加入，既为会馆的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也使新移民在参与过程中

增加对新加坡及华族的归属感。八邑会馆协助无法注册的“新加坡潮汕留学生联合会”进行正式注

册，成立“新社团会馆青年团”，对接“新潮留”留在新加坡的会员，将其发展为会馆成员。［29］

新移民团体往往更具包容性，成员来自不同的地理位置和社会背景，［30］又可分为综合性社团与

地缘性社团。综合性社团如华源会、天府会，其中华源会的成立宗旨为协助会员融入新加坡多元社

会，促进会员之间的沟通，加强与其他社团的联系，丰富会员及家人的生活等。［31］以各省为主要成

员的地缘性社团，如天津会、山西会、齐鲁会等，也发挥着帮助新移民融入社会、搭建商业网络平

台，促进新加坡与中国间交流网络的功能。然而，地缘性社团因其人数少、成立时间短，对综合性

社团有着较强的依附关系。［32］相对来说，综合性社团的影响力较大，与新加坡政府与中国地方政府

的联系也更紧密。

除上述宗乡社团外，新加坡还有半政治半社会性质的社会团体——华社自助理事会（以下简称

华助会）。之所以兼具政治性与社会性，一方面，该机构的运作经费、组织领导及发展方向均受到

新加坡政府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其组织目标、服务内容在于扶持华族弱势群体，促进社会流动，

实现社会公平。作为华族社群发起且主要服务于华族低收入家庭与个人的自助团体，华助会旨在培

育并发展华族社群的潜能，将其打造为自力更生、力争上游、互助扶持、团结与和谐的社群。

华助会主要关注华族底层，其中向全社会开放的义工队伍与跨族群的文化活动，也为新移民扩

展自身社会网络提供了途径。在 2014 年华助会与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举办的陪老人赏花活动中，

690 名义工中新移民及现居本地的外籍人士占到三成。［33］活动中，义工之间、义工与服务对象之间交

流话题丰富，涉及新加坡与中国的饮食、人际称谓、节日习俗等，还包括新加坡特有的禁酒令，组屋

种族配额，咖啡的种类与叫法等。跨族文化活动也为新移民理解他族文化打开一扇窗，如让不同种族

的孩子一起制作椰浆饭，用各种颜色的米粒制作印度吉祥图案。新老华族成员的实际接触，使参与者

能够在轻松愉悦的交谈和共事中将对方从刻板印象中抽离，这种交往还可能继续延伸至私人网络，发

挥互惠功能。例如，新移民帮本地华人寻找租客；本地华人帮助新移民寻找房源，邀请参加活动，诉

说心事等。义工哥哥姐姐被青少年服务对象视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有的还运用私人关系帮助服务对

象联系医生治疗皮肤疾病等。［34］由此可见，华助会中和谐的人际接触环境，不仅有助于群体偏见的

逐步破除，向私人空间的延伸交往也可能为今后提高华族内部关系网络的紧密度奠定基础。

当然，受自身发展及载体的影响，各类社会团体所发挥的弥合功能也受到一定限制。一方面，

传统宗乡会馆吸纳新移民力度不足，其功能与新移民实际需求间也存有差异。早期移民大多来自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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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自发建立会馆，而新移民大多受过高等教育，收入稳定，视野开阔，能用英语进行交流。［35］另

一方面，以文化为主要载体，新老华族成员之间缺乏共鸣。新老华族无论在语言、习俗、交往方式

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并未将彼此视为同族。尤其是新加坡华人，不仅将新移民视为“他者”，同

时将国家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拥抱多元文化）作为建立新老华族边界的重要工具。［36］

（三）互惠支持网络给予的资源性弥合
要真正激活并促使华族向上流动，不仅需要为其提供必要的生存性资源，更要提供相对稀缺的

竞争性资源，而这些资源涉及广泛，需要多方供给。与此同时，国家在保持全球竞争力的同时还需

兼顾社会公平，这均需综合考虑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笔者认为，由彼此关联又各不相同的组织与

个人构成的支持网络，实现了华族社群的资源性弥合，而这些组织与个人本身也从弥合中受益。下

面继续以华助会为例，来说明这种互惠合作网络中所蕴含的资源类型及如何实现资源性弥合。

秉承新加坡强调个人责任的福利设计理念，华助会关注低收入、低技能的本地华族个人及家庭

的实际需求，服务设计中既重视金钱、实物供给，也强调融入社会的谋生技巧与信心。通过技能提

升、教育支持、家庭帮扶等方式增加向上流动所必需的人力、心理与社会资本。

职业服务中，“技能培训计划”主要为低收入、低技能的新加坡工友提供课程学费资助，且充分

考虑到服务对象的差异性与服务效果，60% 的资源用以协助掌握一技之长，40% 的资源用于为向上

流动提升技能。同时，采取一对一的职业规划辅导，发现有潜能的服务对象，鼓励并资助参加更高

层次的培训。为服务对象提供更加便利、合适的就业信息。教育支持中，针对学生的服务计划也是

根据能力分为功课督导和优苗培育，前者重点为低收入家庭子女提供学习辅导，后者则专门针对其

中较有潜力的学生重点培育，使其不但可能获得更加优异的成绩，还有望凭借直接收生计划（Direct 

School Admission）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如在华侨中学就读）。家庭帮扶中，主要集中于减轻家庭教育

支出、改善亲子关系、丰富课余生活。例如，为受助家庭提供开学礼包；与国家图书馆联办阅读计

划，培养孩子阅读兴趣；通过参观各类博物馆、观看表演扩大视野，这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均是不

菲的教育投入。华助会还通过定期的问卷调查、家访等了解家庭问题，制定家长学习计划，提高家

长能力，增进亲子互动。“跃升计划”则通过津贴、家庭导师与卓越发展三方面，以帮助有潜能受助

家庭迈向社会较高层。

对阶层流动持积极、正向认知是至关重要的心理资本，即相信向上流动的道路是畅通的，通过

自身努力能实现这种流动。一方面，通过对表现优异者减免部分费用、奖励金及提供更高层次资助

机会、定期表彰等方式，及时肯定受助个人与家庭的各种努力，提升自我价值；另一方面，鼓励受

助者以义工身份帮助其他成员，在助人中提升自身社会价值。例如，在家庭工作坊中为其他家长排

忧解难，在特殊活动中充当义务理发师、主持人或执行员，在补习班中指导功课，与学生谈心等。

综上，要避免华族成员面临向下融合风险的同时，还具备向上流动的能力与机会，制度性与组织性

弥合虽然必不可少，但仅凭政府支持与组织服务是难以实现的。以华助会为例，由职能型组织、学

校、企业、服务型组织与义工构成的互惠支持网络，为发掘华族底层家庭与个人的潜力提供了全面

的生存性与竞争性资源。

四、结语：关于新加坡华人新移民的融合模式

结合分层融合理论的弥合思路，笔者认为，新加坡社会中具有制度、组织、互惠网络三种弥合

机制，各自发挥着不同的弥合功能。制度性弥合中，通过相关机构的建立以及鼓励民间团体对新移

民的吸纳及转型，有意构建新老华族成员的和谐气氛。然而，在公民优先的制度设计下，制度性弥

合更多遵循的是单向同化思维，忽略了华族内部成员的差异性及关系的复杂性。组织性弥合中，随

着传统宗乡团体对新移民的吸纳，以及新移民社团数量的不断增多，在新移民的语言习得、生活适

应、社会交往等方面确实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宗乡团体自身发展中的问题及新加坡华人以“多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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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界的群体排斥等，对其弥合功能产生了负面影响。当然，华族融合不仅涉及新移民的融入，

新老华族的互动，还涉及华族成员在新加坡社会中的向上流动。在互惠网络中，半政治半社会的华

族自助团体在协助新加坡华族底层成员获得更多的向上流动资本的同时，也为消除新老成员偏见，

体验多元文化，扩展新移民社会网络提供了机会。同样，华族成员对志愿活动的低投入，社会网络

构建及功能延展的时间性，使很多新移民与中国家庭网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合作，延长了其对新

加坡社会的心理融入过程。

然而，由于环境不同，具有相似个人特征的移民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与社会阶层中具有不同的位

置。因此，在分析移民融合模式时，除考虑教育、技能、语言、经验等个人特征外，还需关注移居

国的融合环境。基于分层融合理论，笔者尝试总结新加坡华族新移民的融合模式。如表 1 所示，移

居国的政策、社会接纳及族裔支持构成了复杂的融合环境，确实有助于发现新加坡华族社群的融合

裂痕、形成及其弥合，提升了分层融合理论的延展性。

表 1　新加坡华人新移民的融合模式

融合环境 具体表现 新加坡华族社群

政府政策 排斥 / 积极接纳

管理排斥：低技能工人
积极鼓励：外籍人才
部分优先接纳：永久居民
优先接纳：公民

社会接纳 偏见与歧视 新老华族成员

族裔社区支持 弱 / 强

强：公民
弱：永久居民
弱：外籍人才
弱：低技能工人

注：结合已有模型总结，原模型资料来源：Alejandro Portes and Min Zhou，“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 among Post-1965 Immigrant Youth”，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Vol.530（1993）， pp.74-96.

政策层面，国家对新移民的态度可分为排斥与鼓励两类：积极吸纳经济实力雄厚、专业知识强

的外籍人才，鼓励其永久居留，获得公民身份，而对低技能外籍工人则进行政策排斥、严格监管。

永久性居民确实享受到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福利与权利，但在“新加坡人优先”与移

民政策缩紧的双重影响下，其融入时间及成本也发生变化。社会接纳层面，新加坡华人社会对同族

外来者持有复杂的排斥感，这种排斥影响着新移民社会支持网络的重建及融入。族裔社区支持层面，

宗乡社团自身发展的限制无法全面回应新移民的实际需求，新移民社团经济功能明显，缺乏对社会

融入的关注，中国的家庭网络仍旧为新移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支持。

分层融合理论指出，未受社会偏见影响的种族，其适应过程会更加顺利。不仅如此，文化相似

性还能确保新来者拥有接纳性的社会环境，而公众同情心还能够有效中和政府的政策排斥。［37］新加

坡政府所推行的种族政策实际上是强调种族间的多元，重视种族内部的同化。华族内部非但没有接

纳性社会环境的生成土壤，文化差异与公众复杂情绪还形成了排斥性的社会环境，这种排斥也进一

步影响了政策调整，缩紧的移民政策、“新加坡人优先”原则的提出均可视为政府对公众态度的回应。

如何改善华族内部排斥性的环境，营造接纳性的环境理应成为今后研究的关注点之一。

此外，居住隔离与教育隔离强化了那些向上流动渺茫的边缘群体间的互动，成为孕育对抗性亚

文化的主要方式，通过否定主流社会文化与价值观来应对自身的困顿境遇。［38］卷入对抗性亚文化的

新来者，也有可能离原有的家庭期望与自身规划渐行渐远。当然，当族裔资本与凝聚力足够强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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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能够抵御对抗性亚文化的影响，本身的族裔文化也影响着移民的认知与行为。那么，在新加坡

社会中，当居住隔离不存在时，对抗性亚文化是否仍旧存在？如果存在，主要通过何种途径生成？

对自身发展及华族社群融合有何影响？尤其是那些受到政策性与社会性双重排斥的外籍工人，他们

通常成为政策上的重点控制对象，学术研究中的盲点对象。新加坡国会议员刘程强在人口白皮书辩

论时曾强调：我们不单需要磨合成为公民的新公民，也必须面对还未成为公民的外来人民，当我们

因为外来总人口数量太多而无法有效磨合时，新加坡人口的整体个性和素质也会改变。［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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